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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渐行渐远的上海老城厢，又
在巨幅图片中复活了。“上海老城厢——
曹建国大画幅摄影展”昨天在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揭幕。有人说摄影家的一个使命
就是记录汇入历史洪流的乡愁，而此次展
览正是对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解。

上海市民的乡愁和老城厢是分不开
的。此次展览按照区域分为五个板块，

“上海老城厢城市肌理的时空演进”“东
北·福佑片区”“东南·乔家路片区”“西北·
露香园片区”“西南·文庙片区”，共七十余
幅大幅摄影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幅照片

长2.4米，高达3米。
展览呈现了《老城厢市井》和《老城厢

人家》两大专题系列中的经典作品，既还
原了老城厢的市井风貌，亦向观众展现老
城厢原住民当时的居住环境与状态。展
览以这四个象限为分列板块对作品进行
呈现，每幅作品均标注有明确的地理坐标
和时间。观众可以看到2017年四牌楼以
北矗立的牌坊，可以看到2008年的丹凤
路182弄弄堂口以西石库门洞里幽深的
弄堂，还有2009年的乔家路113号梓园
后院的西式小楼，2006年西仓桥街141
号宅院的吊脚阳台……

展览将持续到11月3日。

其实我是舞台上的“i人”
在打击乐领域，众所周知，陈翔豪是

以“超高龄”的身份进入上海爱乐乐团的
前身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的。

“我进乐团时已经40岁了，我从学校
来的，也不太懂人情世故，我一直开玩笑
说，我能在舞台上立足，从来都不是靠人
格魅力，而是靠专业能力。”尽管在演奏领
域，观众和业内同行都认可他的名声，但
对掌声和鲜花的舞台他一直有着心理距
离感，他调侃说，自己作为打击乐声部演
奏员时，因为长期的乐队训练，自己的舞
台风格比较“一板一眼”，“就像郎朗那样，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舞台艺术家，我不算。
我的学生上舞台，都很张扬，老实说我很
羡慕他们。”

陈翔豪不太懂如今年轻人流行的“e人”
“i人”，听到解释后他欣然认领下“i人”标
签，“反而是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有意识地
向我的学生们学习，在音乐会独奏时，更
多地加入了肢体语言，我也看了现在的演
出视频，自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相比于职业乐团的打击乐声部首席，
陈翔豪至今都觉得，自己其实更是一位教
师，事实上，他在上海多所高校担任过客
座教授，至今仍然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打击乐特聘教授。这背后，有着他强烈
的教师情结——此前，他当了16年的音
乐教师。

上世纪70年代，他就读于上海音乐学
院附中。1979年，从上音附中毕业后，因
为历史原因实际上只有中专学历的他，凭
借突出的业务能力被留校任教，成为当时
上音体系最年轻的专业老师。“小陈老师”
扎根附中长达16年之久，1990年他被获评
上音首届“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1994年
拿到了硕士文凭，立足上音这个中国音乐
教育的摇篮，他为国内培养了一大批的专
业人才。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浦东的开发，上
海经济重新开始起飞。音乐圈内，很多人
都在忙着赚钱，觉得音乐没有出路，陈翔
豪一度也和中国台湾打击乐名家朱宗庆

一样，组建打击乐团，取得过不少成绩，
“但后来发现自己真的不擅长也不喜欢商
业，所以最终还是回归了乐队和学校。”

然而，正是在几次组建打击乐团期
间，陈翔豪意识到了音乐普及的乐趣。“让
小众的打击乐被更多人喜欢，我很有成就
感。”他笑着说，一直到如今，他从未后悔
过自己的选择，“搞搞学术、教教学生、写
写书，我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没变过。我
也觉得，这很有意义。”

在教育界找到个人价值所在
在上世纪做老师期间，因为突出的能

力，陈翔豪屡屡被文化部选派，参加国际比
赛和交流。也正是在交流期间，他发现了
国内打击乐专业教材的匮乏，训练教学理
念和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差距，以及建立
打击乐教学标准化、多元化的重要性。

“在附中时，我就率先引入了马林巴
等一批最新课程，弥补了此前存在的课程
体系缺陷，迅速提升了附中乃至大学部的

打击乐教学水平，同时也对国内音乐院校
的打击乐教学课程的设置，以及国内的打
击乐器制造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聊及学术领域，陈翔豪两眼放光，意
气风发，和谈论作为演奏家的自己时的谦
虚低调判若两人。

实情也正如他所说，国内如今不少打
击乐的权威教材和训练谱，正是来自陈翔
豪。小军鼓的演奏，陈翔豪先后写了5本
书，“其中3本，类似钢琴领域里的《车尔
尼》系列，是由浅入深的训练法，受到了打
击乐学习者们的普遍肯定。”更让他自豪
的是，这些书都是他的原创，“我的署名不
是‘编著’，是‘著’——我不是编译、编辑
的国外内容，是扎实的原创内容，有理论、
有组曲集。”

这批著作，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美
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这样的国际知名音乐院校，也有不少老师
在用来做训练教材，“不断有学生反馈给
我，他们很亲切地去和教授们攀谈为何选

择我的书，理由是我写得特别仔细、演奏
方法特别好。”事实上，这系列教材的影响
力比他得到的反馈更大，甚至在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已经被作为了音教系的打击乐
教材。

如今，打击乐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
马林巴这类乐器也从原本的专业小众，走
向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陈翔豪2021年
开始改编马林巴作品，出教材，“我改编的
李斯特的《钟》，这几年频频出现在全国比
赛中，不少选手用的都是我改编版本的
《钟》参赛；国内的知名乐团定音鼓几乎都
是老外乐手，也是因为定音鼓缺比较系统
的教材，这也纳入了我未来的计划中。”

这两天，陈翔豪已经在国内知名出版
商的引荐下，开始和国外出版商接触，有
望在国内外同步出版自己的最新马林巴
改编组曲，“是改编著名的《西班牙组曲》，
相比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我更期待中国的
这些成体系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成果能在
国际同步，这是更大的成就感。”

打击乐名家陈翔豪专访

讲台和舞台 皆可敲响鼓

陈翔豪在打击乐教学方面同样颇有成就，著有不少打击乐
著作与教材。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什么是上海的城市文化厚度？个人价值如何实现才会有更多的成就感和获得感？当这两个问题碰撞时，它
们似乎成为了彼此的问题题干和答案。

著名演奏家、上海爱乐乐团打击乐前首席陈翔豪的经历和故事，正是这样一个音乐人个体与一座文化大城相
互成就的样本。作为中国第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打击乐职业乐手，舞台之外他把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教书
育人，他撰写的不少打击乐教材，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诸多空白，甚至走向了世界。“本质上我觉得自己不
是一个舞台艺术家，我的学生甚至都比我在舞台上有张力。”近日他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语出惊人，“但我极
其乐意去带学生、写教材、搞学术，我觉得同样有意义，因为这些教材是‘刚需’。”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上海老城厢在巨幅图片中“复活”


